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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如何影响政策偏好
———基于特朗普自传的社会网络分析

Ｈｏｗｄｏ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ｒｕｍｐ’ｓ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关键词：

特朗普；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政策偏好

季乃礼１，刘杨２

ＪＩＮａｉｌｉ１，ＬＩＵＹａｎｇ２

１．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２．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通过对特朗普的两本自传中所涉及的人物关系网络进行分析，发现：“商

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整体密度较小、绝对中心地位和一定的小团体

特征。特朗普从商期间确立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影响了“总统特朗普”的政策

偏好：其一，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度与“退群”行为密切相关；其二，小团体特

征导致其决策中较强的“内群体偏好”，体现为特朗普政府任人唯亲与派系林

立；其三，强个人中心度塑造了特朗普的爱国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但这种建立

在个人中心主义之上的爱国主义是脆弱的、可被牺牲的；其四，早期社会关系网

络中的政府角色促使特朗普政府具有鲜明的“反建制”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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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１６年特朗普当选第４５任美国总统，

学界对他的研究就不断增加。在宏观层面上，

对特朗普当选原因的分析主要包括舆论宣传和

民粹主义等方面：或将其归为美国右翼新闻网

站在相对封闭信息体系内对“误导性信息”的

海量传播［１］；或将其归为较多地利用了新媒体，

实行“推特选举”［２］；或将其归为美国选民长期

以来的“无知”现象［３］。在微观层面上，已有研

究大多从政治人格、政治认知和精神分析角度

入手，认为特朗普的人格结构由不羁善变、精干

有为、助力自我、好胜执着和积极外向五个方面

构成［４］；或认为特朗普具有合作倾向、高转变倾

向、投机倾向和易受他人影响等特点，总体特征

体现为一个“不稳定的合作者”形象［５］；或认为

特朗普自负狂妄、目中无人、为所欲为、我行我

素、高度自恋［６］。

目前，学界对特朗普宏观层面的分析过于

笼统地集中在权力结构变化等政治大环境中，

将“特朗普现象”作为民粹主义战胜建制派的

显著表象进行分析，没有关注特朗普作为独特

个体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一定程度上的

“不可替代性”；微观层面的分析则过度关注特

朗普的性格、认知、精神等个人内在特征，没有

将特朗普作为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社会人”

进行考虑，将其政策行为与政治偏好简单归因

于其人格与先天倾向，忽视了其作为坐拥特朗

普大厦、特朗普球场、特朗普广场等在内的特朗

普集团的具有鲜明曼哈顿色彩的成功商人的身

份，“自恋”仅仅是其外在表现形式，无法解释

其全部行为动机与逻辑，也忽视了客观环境、成

长历程与人际交往等社会性因素对其政治行

为、理念和偏好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拟从一个比较中观的角度对

特朗普的行为进行回溯性研究，将外部环境的

作用与其内在人格特征相结合，立足早期作为

“曼哈顿商人”的特朗普的“朋友圈”，在一个较

小的社会网络中分析其主要人际关系、社会资

本与交往特征，探索其与“总统特朗普”的政治

行为和政策偏好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为全面把握特朗普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

络，进一步探究其对特朗普政策偏好的影响，本

文选取两本于２０１６年出版的特朗普自传《特朗

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和《永不放弃———

特朗普自述》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两本自传

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这两本书能够全面展现特朗普在

２０１６年获选美国总统之前的从商生涯，囊括了

其在纽约房地产业务上的开发、建设和全盛的

历程，也涉及其在橄榄球运动、高尔夫球场修

建、脱口秀等电视节目以及与政府的相处交往

等多方面的经历。其对于整体了解商人特朗普

的社会网络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这两本书是从特朗普本人的视角，以

自著或自述的方式展开的第一手资料，能够从

中窥见和分析特朗普较为真实的内心想法和商

人理念。

再次，其自传的特性为特朗普人际关系梳理

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提供了基础，其本人在有限篇

幅中提到的朋友、伙伴和同事等，必定是与其关

系紧密、联系密切，以及对其产生较大影响的

个体。

最后，与“总统特朗普”推特的碎片化、随

意化文本相比，“商人特朗普”的自传不涉及政

治或国家机密，会更加完整充分地展示特朗普

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

在无法准确获知“总统特朗普”日常工作

与“朋友圈”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基于社会网

络对行为塑造的持久性和一致性对经商时期特

朗普的回溯性研究，运用“代理变量”的思路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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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偏好，可操作性强。基

于此，本文选择特朗普的两本自传进行分析，在

剔除重复个体后，得到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共

２０８名个体行动者。对于个体社会网络分析而

言，该数据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２．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网络分析。作

为一种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主要用于刻画

和分析社会关系模式，说明群体内部结构、社会

互动或人际关系等单一的微观网络特征［７］。社

会网络分为个体中心或自我中心网络和整体网

络［８］１４，前者也称为主体网络，是指网络中存在

某一主体行动者和与之相关联的其他行动者，

一般用来探究该主体网络的结构性质对主体行

动者的物质情感帮助、社会支持与属性影响；后

者也称为社会中心网络，即整个网络由联系较

为密切的群体与圈子构成，不存在某一显著突

出的中心行动者。本文立足特朗普自传，将特

朗普作为主体行动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

法对特朗普早期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进行梳

理与分析，意在探究其早期社会关系模式对

“商人特朗普”的社会支持，进而剖析其与“总

统特朗普”的行动模式、政策偏好之间的内在

逻辑关系。

基于上述２０８名个体行动者在特朗普所著

《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和《永不放

弃———特朗普自述》中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

出以２０８名个体行动者作为节点的关系矩阵进

行量化处理，进而构建“商人特朗普”的二值无

向社会网络关系模型。采用二值法赋值的方式

对关系矩阵进行量化处理，如果两个行动者之

间存在互相来往、电话交流等互动关系，则将其

对应的矩阵元素赋值为“１”，否则即认为二者

之间不存在关系，或存在能够忽略不计的“弱

关系”，将其赋值为“０”。由此，得到２０８×２０８

的特朗普群体网络的邻接矩阵，并报告该社会

网络关系的密度、中心性、凝聚子群等，结合特

朗普政府政策偏好对报告结果进行深入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软件Ｕｃｉｎｅｔ６．６４５支持了本文的

数据分析。

３．理论基础

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资本理

论，按照布迪厄的解释，社会资本有两大特征：

其一，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

联系在一起的资源；其二，社会网络是以互相认

识和认知为基础的［９］。因此，某一主体拥有的

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

规模，网络中的精英个体能够使用他们之间的

联系进行特权的再生产。而主体行动者在社会

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方式对其行动方式及

其结果会产生重要影响。

具体到特朗普，早期“商人特朗普”嵌入社

会网络的模式和逻辑逐渐固化，这不仅对其当

下行为模式产生影响，而且对其后续行为及其

行为逻辑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也就是说，

“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结构、人际关系特征

和行为模式同“总统特朗普”相比，必然存在内

在一致性和相似度。与其他总统相比，特朗普

的归属动机明显偏高［１０］，而根据温特政治动机

理论，强归属动机的人极有可能是成功的商人，

可见“总统特朗普”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商人特

朗普”的特征。因此，可以通过“商人特朗普”

的社会网络和嵌入模式来探讨“总统特朗普”

的行动逻辑和政策偏好。

　　二、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分析

　　基于特朗普关系的邻接矩阵，分别从整体

网络密度、中心度（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

紧密中心度）和凝聚子群三个方面对“商人特

朗普”的社会网络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商人

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具有密度较小、中心度较

大和凝聚子群相对明显的特征。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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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较小的社会网络密度

密度是指社会网络中各行动者间关系的紧

密程度，其反映的是网络中节点与节点之间的

连接程度，等于社会网络中实际关系数与理论

关系数之间的比值。密度越大，表明该群体联

系越紧密。将特朗普群体邻接矩阵导入 Ｕｃｉｎｅｔ

６．６４５软件进行密度分析，结果为：“商人特朗

普”社会关系网络的平均密度为０．０２８２，标准

化后密度为０．１６５４，密度较低。由此可以认

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不够紧密，较为松散。虽

然其表面上具有较为丰富繁杂的社会关系网

络，但实际上其社会关系的密度较小，各个行动

者之间的关联度不高，交集较少，联系较弱。

２．“明星图”式的中心度

中心度反映的是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

的地位和作用，中心度越大，表示与之相关联的

人越多，该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越处于主

导地位，拥有越多的社会资本和权力。中心度

分为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紧密中心度三

个测度指标。

点度中心度能够刻画网络中某节点的局部

中心性，从而判断在该社会网络中各行动者的

活跃程度，并获得社会网络中位于中心性位置

与领导地位的个体行动者及其相关特征。点度

中心度越大，表明该节点在社会网络中越居于

核心地位。由于特朗普自传对其社会关系中

“出”和“入”的陈述较为模糊，判断不明，因此

对其所构建的社会网络邻接矩阵为二值无向关

系矩阵，不对网络中个体行动者的点入度和点

出度进行区别考虑。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点

度中心度排名前十位的行动者情况见表１。由

表１可知，特朗普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居于显

著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平均点度中心度为２０６，

几乎同其社会网络中的所有行动者都存在或多

或少的联系。

在其余行动者中，哈里·亚瑟的点度中心

度为［１１］，包括罗伯特·特朗普和梅拉尼娅·特

朗普在内的特朗普亲属的点度中心度约在１２

至１４之间。由此可见，以上行动者与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他行动者的互动较为频繁，是该非

正式组织中相对积极和活跃的行动者。

将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可视化操作，

可以得到其社会关系网络分布的无向图（见图

１）。由图 １可知，位于绝对中心点的是唐纳

德·特朗普，其与其他各个行动者几乎都具有

直接联系，其他行动者互相间的联系明显弱于

其同特朗普的联系，特朗普作为中心人物，在这

一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显著的权力与声望。

中间中心度，也称间距中心度，用来衡量发

挥“中间人”作用的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

表１　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点度中心度排名前十二位的行动者情况表

排名 序号 姓名 点度中心度 具体信息

１ １ 唐纳德·特朗普 ２０６．０００ 商人特朗普

２ １３６ 吉沃尔特·邓肯 ２０．０００ 新泽西将士队老板，俄克拉荷马州石油大亨

３ １５４ 约翰·巴西特 １９．０００ 美国橄榄球联盟里坦帕湾地区特权会员队老板

４ １３７ 阿尔·陶布曼 １８．０００ 橄榄球密歇根黑豹队老板

５ １３８ 迈尔斯·塔嫩鲍姆 １７．０００ 橄榄球费城明星队老板

６ １５０ 切特·西蒙斯 １６．０００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席

７ １４０ 弗雷德·布拉德 １５．０００ 橄榄球杰克逊公牛队老板

８ １９１ 梅拉尼娅·特朗普 １４．０００ 唐纳德·特朗普的妻子

９ １４２ 加里·巴保罗 １３．０００ 原国家橄榄球大联盟顶尖球员

１０ ３４ 罗伯特·特朗普 １２．０００ 唐纳德·特朗普的弟弟，家族物业管理公司总裁

１１ ８ 哈里·亚瑟 １１．０００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管人

１２ ７３ 弗瑞德·特朗普 １０．０００ 唐纳德·特朗普的父亲，房地产商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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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场能力，即某个节点在社交网络中的桥梁

作用。罗纳德·伯特运用“结构洞”［８］１６概念对

此进行解释，认为具有较高中间中心度的节点

相当于组织中的“缓冲器”与“绝缘体”，这些节

点能够将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非重复关系人联结

起来，使得两个非重复关系人向网络贡献的利益

是可累加的而非重叠的［１１］。运用Ｕｃｉｎｅｔ６．６４５

对“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邻接矩阵进行

中间中心度分析，结果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特朗普的绝对中间中心度为

４１２０４．７７０，标准中间中心度为９７．５７２，是该社

会关系网络中各行动者进行沟通与联系的最重

要“桥梁”，对该网络中信息传达、资源流动与

交流互通发挥着核心作用。紧随其后的分别为

梅拉尼娅·特朗普、罗伯特·特朗普、约翰·巴

西特、皮特·罗泽尔和吉沃尔特·邓肯，成为较

多关系中的“结构洞”，在网络内部发挥着主要

的信息互通作用。而其余绝大部分行动者的中

间中心度较低，获取信息与人际交流对以上节

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图１　“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图

表２　“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间中心度排名前十位的行动者情况表

排名 姓名 绝对中间中心度 标准中间中心度 具体信息

１ 唐纳德·特朗普 ４１２０４．７７０ ９７．５７２ 商人特朗普

２ 梅拉尼娅·特朗普 ５０．０００ ０．１１８ 特朗普妻子

３ 罗伯特·特朗普 ２９．４１７ ０．０７０ 弟弟，特朗普集团副总裁

４ 约翰·巴西特 ２１．８１８ ０．０５２ 世界橄榄球联盟主创，美国橄榄球联盟特权会员队老板

５ 皮特·罗泽尔 １４．４８５ ０．０３４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席

６ 吉沃尔特·邓肯 １４．４８５ ０．０３４ 俄克拉荷马州石油大亨

７ 弗瑞德·特朗普 １０．７５０ ０．０２５ 父亲，房地产商

８ 路易斯·桑夏 １０．５５７ ０．０２５ 民主党州长财政顾问

９ 哈里·亚瑟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管人

１０ 康德拉·希尔顿 ４．０００ ０．００９ 希尔顿酒店创始人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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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密中心度，又称为接近中心度，其主要通

过测量各节点在网络中的总距离和紧密性来衡

量中心度，用以表示一个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

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行动者的总距离越短，

则该网络的紧密中心度就越高，该行动者就越

处于中心位置。运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６４５分析“商人

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中心度，结果见

表３。

由表３可知，唐纳德·特朗普具有最小的

紧密中心度，意味着他与其他许多行动者的联

系都较为紧密，再次证明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

的“明星”位置。

３．较明显的“凝聚子群现象”

凝聚子群分析能够通过迭代得到社会关系

网络中的若干子群。凝聚子群是行动者的若干

子集合，同整体社会网络相比，每个子集合内行

动者之间都具有更强、更直接、更紧密的积极关

系。为掌握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小团体和

派系情况，运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６４５对“商人特朗普”

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凝聚子群分析，结果见图２。

由图２可知，该社会关系网络存在５个较

大子群（另外两个子群凝聚密度为０，图中未显

示），即“小团体”。如果将其自上而下分别命

名为小团体１至５，那么特朗普小团体１的行动

者成员最多。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群的

小团体密度矩阵见表４。

由表４可知，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

群的密度为０．４４５，在［－１，１］数值分布区间

内，如果统计数值更接近１，则表明该社会关系

网络中小团体现象较为严重；如果数值更接

近－１，则表明该社会关系网络中小团体现象并

不明显，无显著派系林立现象。因此，可以认

为，以特朗普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凝聚

子群密度并不足够大，使得这些小团体之间存

在完全的隔绝和屏障，拒绝与小团体外部的沟

通和联系，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派系林立现

象，使得其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结不够紧密。

　　三、社会资本、网络特征影响政策

偏好的逻辑与途径

　　个体的社会资本及其嵌入社会网络的方式

对个体的行为风格具有较强且持久的形塑作

用，“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特征与

“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偏好、政策选择存在内在

一致性。“商人特朗普”密度较小的社会关系网

络与“总统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热衷“退

群”等行为密切相关，较明显的“凝聚子群现象”

与特朗普政府决策中的“内群体偏好”一脉相

承，“类明星图”的强中心度与特朗普的个人中

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１．社会关系网络密度小与“退群”行为

根据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度分析可知，“商人

表３　“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中心度排名前十位的行动者情况表

排名 姓名 紧密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具体信息

１ 唐纳德·特朗普 ２０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商人特朗普

２ 约翰·巴西特 ３９０．０００ ５２．８２１ 世界橄榄球联盟主创，美国橄榄球联盟特权会员队老板

３ 皮特·罗泽尔 ３９０．０００ ５２．８２１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席

４ 吉沃尔特·邓肯 ３９０．０００ ５２．６８５ 俄克拉荷马州石油大亨

５ 沃特·迈克尔斯 ３９１．０００ ５２．６８５ 新泽西将士队教练

６ 迈尔斯·塔嫩鲍姆 ３９１．０００ ５２．６８５ 费城明星队老板

７ 阿尔·陶布曼 ３９１．０００ ５２．６８５ 密歇根黑豹队老板

８ 切特·西蒙斯 ３９１．０００ ５２．６８５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席

９ 唐·苏拉 ３９１．０００ ５２．６８５ 所聘迈阿密海豚队教练

１０ 杰克·唐蓝 ３９１．０００ ５２．６８５ 美国橄榄球联盟的高层领导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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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群图

表４　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群的密度矩阵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０．００６
２ ０．００７ ０．７８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９４５ ０．６３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０．４４５

特朗普”的网络平均密度仅为０．０２８２，可见，特

朗普早期习惯于在一个密度较小、较为松散的

弱社会关系结构中活动并取得成就。对特朗普

而言，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其提供所必需的资

金、人脉等社会资本和资源支持，但也仅限于发

挥此类对自己有利的作用。此外，特朗普对社

会关系网络的建设并不重视。从某种意义上

说，正是这种松散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促成了

早期“商人特朗普”的成功。

当然，松散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有其积极的

一面的体现。首先，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度

有助于保证其应对具体事务时的机动性与创新

性，能够充分激发不同网络节点的作用，利用不

同节点的资源。特朗普坐拥曼哈顿地产市场，

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与所有关系网络建立强有力

的联系。尤其对于商业活动而言，网络的灵活

性与广泛性有助于充分发挥各行动者的主观能

动性与创新性。其次，较小的网络密度也防止

了组织的封闭性，可以使其社会网络内外形成

人员有机流动和资源高效互通，使网络整体保

持活力。例如，特朗普在经营管理上有一个重

要而简单的原则，即“用高价从竞争对手那里

聘请最好的员工，并且根据他们的表现付给奖

金”［１２］３６，这也是“商人特朗普”的房地产帝国

和商业帝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再次，小密度社

会关系网络能够规避核心行动者对社会关系网

络资源的依赖，保障其自主性与独立性。松散

的“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使得各节点和

整个网络的权力和声望都不足以抵消特朗普的

权重，因此，特朗普具有绝对的领导地位和决策

权力。这种看似碎片化的网络结构实际上强化

了核心行动者的作用，为其提升工作效率和发

挥商业敏锐度提供了保障。

特朗普的小密度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在政治

领域体现在对其独立自主性的把控上，既不依

赖来自社会财团的大选资金支持，也不局限于

相对熟识的竞选经理的支持，使其被期望能最

大程度反映中下层白人的利益，而不是明显被

利益集团和游说机构所掌控，这是特朗普胜选

的重要基本面和社会结构性原因。

然而，网络密度较小同时意味着社会关系

的高脆弱性、高风险性与高不稳定性。关系网

络极易因某些外力因素的影响趋于分裂，难以

保持稳定与完整，进而无法发挥社会关系网络

对各节点的支持和凝聚作用。小密度网络逻辑

易忽视团结的、集体的、合作的和凝聚的网络要

素，以及较高社会网络密度下“共建共商共享”

的理念。因此，“总统特朗普”的投机倾向、善

变倾向与“不稳定合作者”［６］等特征实质上具

有“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依据和

根源。这些特征主要反映为特朗普政府频繁、

大面积的“退群”行为。自２０１７年１月特朗普

上台以来，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４３·



季乃礼，等：社会资本如何影响政策偏好———基于特朗普自传的社会网络分析

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伊朗核协定、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

约、全球移民协议等各类国际合作机制，不断挑

战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并声称拟退出，退

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召回专家。这种明显的外交

收缩与孤立主义情绪的战略决策同“商人特朗

普”一贯的小密度逻辑相契合，特朗普将各类

合作机制视为美国松散“国际社会网络”中的

行动者，而将美国视为核心行动者与网络中心，

对国际形势判断呈消极态度，奉行单边主义外

交原则［１０］，一旦行动者对中心的支持作用不能

够覆盖中心对其反方向的优势辐射作用，那么

对于密度较小的松散网络而言，随时减少或增

加某些行动者是其首要行为。

２．决策中“内群体偏好”明显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行为和政策偏好存在明

显的“内群体偏好”。内群体和外群体最早为

社会学家萨姆纳所使用，前者用来定义由“我

们的人”所组成的使人们有归属感的“小团体”

或类别，后者则相反［１３］。内群体偏好或偏见是

指领导人对所属的群体有强烈的情感依赖，看

待世界时以自己群体（包括社会、政治、种族）

为中心［１４］。有学者将其归因于特朗普自信优

越的自恋型人格使得其只能被同质人群所理

解［６］，而无法被小圈子之外异质性更高的人所

理解。因此，与特朗普政见不合的政府官员或

共和党内成员越来越多被解雇或辞职。然而，

仅从特朗普自恋这一精神领域探究其“内群体

偏好”过于微观且不够全面，缺乏中观层次的

结构性考量。基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视

角，“总统特朗普”决策所体现的“内群体偏好”

主要源于对“商人特朗普”较高凝聚子群密度

（０．４４５）社会关系网络的路径依赖。

在“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小团体

与内群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同的运营项目

需要不同的专业团队或来自不同圈子的专业人

员具体负责，以特朗普商业集团的最终目标为

导向，根据不同的阶段性或模块性任务适时组

建不同的临时小团体，并且在项目完成或任务

结束时解散或搁置小团体，成为“商人特朗普”

涉足不同商业领域的重要方式。

但当“商人特朗普”的“内群体偏好”和社

会关系网络惯性延续到白宫中时，决策团体中

派系林立与人事变动频繁的现象便出现了。政

府部门不同于私营商业部门，前者并不具有明

确清晰的阶段性任务。目标的模糊性无法将小

团体集中在部门化与专业化的任务中，发挥其

在网络结构的积极作用。特朗普政府小团体的

主要划分依据和认同基础是政见：一方面，政见

不同的小团体在政府内部推诿扯皮、消耗组织

活力；另一方面，政见不同也成为特朗普排除异

己、构建自己内群体的有效借口。自特朗普上

任以来，被直接解雇或被迫辞职的政要不计其

数，其中包括国务卿蒂勒斯、联邦调查局局长科

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白宫首席经济顾

问科恩、政府道德办公室主任肖布、白宫发言人

斯派塞、白宫通信联络主任杜布克、海军部长斯

潘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司法部副部长罗

森斯等。

显然，“总统特朗普”的人事任命仍然保持

其决策的“内群体偏好”，主要体现在任人唯亲

上。“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显示

了其与家庭成员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受到来

自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和物质帮助更多，家庭

是其早期重要的社会资本。小团体３就是特朗

普的家族团体，特朗普认为“母亲是生命中的

太阳”［１２］７８，五个兄弟姐妹是共同艰苦奋斗的关

系密切者。在特朗普集团的商业活动中，弟弟

罗伯特是特朗普集团的副总裁，前妻伊万娜掌

管特朗普第二家赌场“特朗普城堡”，亲属关系

在集团高层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网络的强凝

聚力对特朗普后续任人唯亲与“裙带政治”的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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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产生了较大影响，也使特朗普成为易受亲

人和朋友影响的归属动机占主导的政治家［１０］。

这种与在市郊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做中低收入

者房地产生意的老特朗普（弗瑞德·特朗普）

一脉相承的家族企业式的管理模式延续至“总

统特朗普”的人事任命上，具体表现为：特朗普

将女婿库什纳任命为白宫顾问；女儿伊万卡成

为联邦政府员工，头衔为“总统助理”。可以看

出，“商人特朗普”小团体林立的社会关系网络

对特朗普的塑造使其在白宫依然致力于构建家

庭支持网络和嫡系幕僚团队，更加信任内群体。

３．个人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色彩浓厚

特朗普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极强的中心

度，是网络中的核心与“明星”，这使“总统特朗

普”的政策决定具有极强的个人中心倾向，如

极具特朗普风格的“推特治国”，便是高中心度

的社会关系网络塑造个人风格与行为偏好的重

要表现。有学者通过对特朗普２０１６年５月至

２０１８年１月共３４７８条推特的文本分析，发现其

使用代词ｍｙ，ｍｙｓｅｌｆ，Ｉ，ｍｅ，ｍｉｎｅ的频率非常高，

具有非常强的自我意识［１４］。本质上，无论是参

选时期的宣传策略还是正式上任后的信息发布

与传播，特朗普对社交媒体推特前所未有的依

赖和推崇是其追求社会关系中高中心度的外在

体现。特朗普试图通过推特直接发布政策，绕

过并架空传统媒体，将自己置于美国政策信息

网络无可替代的中心位置，传统媒体沦为特朗

普推特的转发者和分析者。“推特治国”体现

出特朗普在极强中心度网络中我行我素、为所

欲为的行政风格和政策偏好。特朗普政府的许

多政策无法经过酝酿、系统讨论、试点等科学决

策环节，仅为绝对信息中心特朗普的“一时兴

起”或“心血来潮”，甚至存在短期与矛盾政策。

此外，特朗普对信息发布中心地位的追求

也符合其对媒体和曝光度一贯的认知。在商人

时期，特朗普就同媒体有较多交集，社会关系网

络中就存在大量的电视、广播、纸媒等行动者，

如美国广播公司的芭芭拉·沃尔特女士、《纽

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员保罗·戈德伯格和记者

迪·魏德迈、《纽约杂志》的负责人蒂娜·布

朗、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等。与媒体的

交往使特朗普认识到，媒体是喜欢“大事件”

的，职业天性使其关注到与众不同的、令人难以

容忍的或大胆且饱受争议的人。不论正面还是

负面信息，只要经常被报道就能对商业发展产

生利大于弊的宣传效果［１５］１６７。因此，总统时期

特朗普“推特治国”既能抢占新闻“首发权”的

制高点，突破政府采取关键行动所受的媒体制

约［１５］１６８，与传统媒体假新闻做斗争，又能够推

动传统媒体跟进，增强曝光和话题度，从两个方

面保持其信息中心的地位。

强中心度在催生特朗普个人中心主义的同

时也塑造了其爱国主义。经商时期的特朗普便

具有爱国主义情怀，他曾在斗争后终于获准在

位于加州洛杉矶市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场竖

起旗杆并升起星条旗，并认为“最重要的是美

国国旗骄傲地迎风飘扬，你也要永远铭记：有些

东西是值得你去为之奋争的，美国国旗自然是

其中之一”［１２］７８。特朗普先后在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２０

年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保持美国伟大”这

些极具爱国主义色彩的竞选口号。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特朗普的爱国主义与

其个人中心主义实际上是有机统一的。一方

面，二者本质上都内嵌于其高中心度的社会关

系网络中。特朗普爱国主义的实质是与其个人

中心主义内在契合的美国中心主义，它既是特

朗普个人叙事上升为国家叙事，使得其个人中

心主义外化为国家层面的体现，又与特朗普个

人中心主义相互强化。无论是爱国色彩浓郁的

竞选策略，还是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墨西哥边

境修墙”的移民政策，抑或是对华贸易战、“制

裁”华为和 Ｔｉｋｔｏｋ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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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都是在以“零和”思维维护美国的中心地

位，也都与其早期高中心度的社会关系网络密

不可分。另一方面，这种建立在个人中心主义

之上的爱国主义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和第二顺

位的，一旦其与个人中心主义相冲突，特朗普的

爱国主义就会为其个人中心主义让位，体现为

其对国家中心主义的牺牲和对自我意识、自我

中心的保护。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作为总统

的特朗普面对这场全球化时代人类最严重的疫

情，没有将美国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积极

进行疫情防控，而是一直否认、淡化疫情，以保

持自己的统治声望［１６］，甚至出现反智主义倾

向［１７］，干预美国疾控中心对疫情的防控和报

告［１８］，声称新冠病毒是“骗局”，是“大号流

感”，“拒绝戴口罩，可以直接向人体注射消毒

液”［１９］，将疫情作为攻击政敌、维护自信甚至是

迎合民粹、为大选拉票的手段。

４．与政府的交往和反建制的根源

特朗普作为零从政经验的“体制外”商人，

反秩序、反建制与一定程度的反智特征是其当

选总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政策行为的重要特

征，而这些特征都与早期“商人特朗普”的社会

关系网络结构有关。在其２０８个节点的社会关

系网络中，有关政府的节点数量为２２个，占比

１０．５８％。这些在“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

络中占有相当比重的社会关系对后期“总统特

朗普”的“反建制主义”和“反政治正确”倾向产

生了重要影响。

基于经商时期的社会交往经验，特朗普认

为政府是低效率的、不善经营的，并且不具有

“企业家精神”。例如，在沃尔曼溜冰场修建

上，政府耗时７年花费上百万美元仍未竣工。

特朗普接手之后，仅历时４个月并以占政府耗

资一小部分的成本［１５］２６３就完成了该项目。特

朗普发现在许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政

府囿于科层制的等级原则和繁文缛节，难以发

挥主动性和积极性，集体决策形式不够科学，受

到各个环节的制约，行政效率低下。

早期“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和经历是

特朗普反建制的根源，使其更倾向于将政府作

为新公共管理中“掌舵”而非“划桨”的角色，并

且对现行官僚制度和政府存在不满，更乐于发

挥领导人而不是政府的作用，具有鲜明的“反

建制”色彩。

　　四、结语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来自特朗普两本
自传的２０８个行动者所构成的社会关系进行分
析，探究特朗普在经商时期的社会关系网络，关

注特朗普作为个体行动者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

方式，以及这种嵌入对后续作为总统的特朗普

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政策偏好上的影响和

塑造，发现：首先，早期“小密度”的社会关系网

络特征与特朗普政府大面积的“退群”行为可

能存在内在的一致性，正是因为特朗普长期熟

悉于网络关系的疏离与松散，才对国际合作框

架持消极态度，进而使美国对外政策呈现出更

加明显的内向周期特点；其次，早期凝聚子群密

度较高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强化了特朗普的

“内群体偏好”，主要体现为其人事任免上对政

见不合的“异己”的撤职、对女儿伊万卡和女婿

库什纳等“亲信”的扶持和任命；再次，早期社

会关系网络高中心度的“明星图”形式和特朗

普的绝对中心地位极大地影响了特朗普对待媒

体的态度和“推特治国”的理念，并且这种极强

的个人中心主义同其强烈的爱国情怀一脉相

承，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其“修墙”的移民政策

和贸易战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后，其早期社

会关系网络中与政府相关节点的较多联系和交

往，促成了特朗普政策的“反建制主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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